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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重现 宝藏增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述略

□杨芬∗

　　摘要　２０１４年９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大型佛教古籍丛刊«永乐北藏»的全部整理编目工

作.此部北藏共计６０７函６０５３册,主体为正统五年原版刻本,另有万历年间补印本,及入清以后

抄配本,万历印补诸本中多钤有明神宗生母李太后印玺.这其中包含多方面的版本特征,并折射

出北藏刻印及流传过程中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的整理,为佛教

经典增添了极佳的善本,亦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古籍中部帙最大的一部“镇馆之宝”.
关键词　永乐北藏　大藏经　明代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B９４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９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大型佛教古

籍丛刊«永乐北藏»的全部整理编目工作.此部佛典

巨著尘封于未编古籍书库多年,由于卷帙浩繁、整理

匪易,一直无序地堆放,其中掺杂不少外观相似的其

他版本佛经甚至道经.此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多次

下决心整理,终因困难重重而放弃.从２０１４年６月

初开始,经过充分部署及准备,古籍编目组历经两个

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大型古籍整理工程.
«永乐北藏»的全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始

刊于明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至正统五年(１４４０)完

成,历时２０年.全藏６３６函,收经１６２１部６３６１卷,
内容自大乘般若经起,至明三藏法数,集佛教经籍、
戒律及各宗派论藏等.以千字文“天”至“石”字编

次,每字一函,每函１０冊.明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神
宗遂其生母慈圣皇太后之愿,下敕雕造«续入藏经».
续藏共４１函,函号为千字文“钜”至“史”,收经３６部

４１０卷,加上正藏共计６７７函,收经１６５１部６７７１卷.

　　«永乐北藏»经版刻成后,藏版于宫中,仅由朝廷

印刷并下赐各地寺院,私人不得请印,因而在当时已

十分稀少,得以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且全帙难

求.２０００年线装书局影印此书① ,选当时所知保存

最完整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作底本,已阙其中

的５００余卷[１].经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永乐

北藏»共计６０７函６０５３册,是现存较为完整的一部,
也是目前馆藏善本古籍中部帙最大的一部.整部藏

经品相极佳、纸墨精良、鲜有虫蛀.从其纸墨品相判

断,当印制于明嘉靖之前,因此其中未包括续藏部

分.在这６０７函中,有９函为明万历间印补,２０函

为清初抄补.万历印补诸本中多钤有明神宗生母李

太后“慈圣宣文皇太后宝”大方朱印,更显皇家赐本

身份,弥足珍贵.以下详述馆藏«永乐北藏»版本状

况,并努力从中发掘其刻印及流传过程中更丰富的

历史人文信息.

∗　通讯作者:杨芬,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４９９６Ｇ２１１８,yangf＠lib．pku．edu．cn.

① 杨牧之在«永乐北藏»重刊序言中谈到:“本次整理影印的«永乐北藏»的底本藏于故宫图书馆,乃清宫旧藏,由于年代久远,全书残缺五百

余卷,虫蛀亦较严重.为使本书得以重见天日,在中国佛教协会与故宫博物院的鼎力相助下,整理委员会诸先生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是他们

焚膏继晷一丝不苟的努力,才使这项抢救祖国佛教文化遗产的工程圆满完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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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正统五年内府刻本

明代有三次官刻大藏经,而且彼此有着密切的

传递关系.首先是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开雕的«洪武

南藏»,亦称“初刻南藏”,只可惜永乐六年(１４０８)发
生火灾,版片被毁,朝廷因予重刊,便是成于永乐十

年(１４１９)的«大明三藏圣教南藏»,亦称«永乐南藏».
«永乐南藏»经版藏于南京报恩寺,允许各大名山寺

院及私人请印,后经多年刷印,版片损坏严重,多次

补版.据«嘉兴藏»“刻大藏经缘起”云:“南版印造虽

易而讹谬颇多,愈改愈甚,几不成读.”[２]«永乐北藏»
是明代第三次官刻大藏经,其品质较高,收经最多,
至今保存最完整,也是现存官修官刻大藏经中最为

精美的一部.
此部«永乐北藏»中,正统五年内府刻本“正藏”

现存５８１函,以白棉纸刷印,质地结实,保存甚佳.
其外装四合套,以一绳缠绕,再插籤系住.函套分

蓝、黄绸二种,上有大朵莲花或菊花等图案;函上粘

籤书函名,其下有圈形符,內书千字文字号.函内各

册均以蓝绸作封面封底,上粘黄绸书签,书签题名下

亦有圈形标记千字文及册次.从整体装帧看,蓝黄

相配,纹饰大气,具有素雅庄重的佛家气质,亦显出

别致大方的皇家风格(见图１－图３).

图１　函套外观(一)

图２　函套外观(二)

与以往的大藏经相同,«永乐北藏»亦为“经折

装”;在版式行款上,它与之前的«南藏»相比,进一步

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更体现出宫廷版本的气派.原

«永乐南藏»为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半叶六行,

图３　各册经折外观

行十七字;«永乐北藏»则为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面,
每半叶五行,行十七字.外观尺寸高约３６．５厘米,半
叶宽约１３厘米;版框尺寸高约２８厘米,半叶宽约１３
厘米.其天地疏朗,上下双边,版心部分镌刻千字文

及册号.字体为赵孟頫之楷体,隽秀浑圆,柔中带刚,
且字大如钱,墨印清润,持诵极佳(见图４).

图４　正统五年刻本首函“天”字函卷端

正统五年«永乐北藏»每函首册卷前镌“御制发

愿词”与“佛祖讲经图”.发愿词在前,讲经图在后.
发愿词镌于飞龙盘绕碑上,其上镌“御制”二字,框内

发愿文为:“天清地宁,阴阳和顺,七政明朗/风雨调

均,百谷常丰,万类咸畅/烽警不作,礼教兴行,子孝

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灾/外顺内安,一
统熙皞,九幽六道/普际光明,既往未来,俱登正觉”,
末题“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佛祖讲经图共

有五个半叶,中间佛祖坐于法座高台上,四周菩萨僧

众等海会围绕.佛祖双目微敛,神色安定,静坐冥

思;听法菩萨形端表正,神色庄严,每一尊都各具韵

味.整体而言,版画镌刻精细,线条流畅,层次丰富,
墨印均匀.每函末册卷末镌有“韦陀护法像”,其身

着法衣,双手合十,线条厚重而饱满,立体而有层次,
表现出韦陀的威猛气象.故宫博物院殿版研究专家

翁连溪先生论其“所刻版画,画风古朴浑厚,线条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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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劲挺富于变化,其他明代佛经扉页的版画绘镌大

不如此.”[３](见图５－图６)

图５　天函卷前“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

图６　天函卷末“韦陀护法像”

首函“天”字函“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前
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御制大藏经序”,其
上曰:“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

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讲经图后附唐太宗

«三藏圣教序»、唐高宗«三藏圣教记».每函各册卷

首题名下镌有千字文及册次,如“天一”.各卷卷后

多附有“音释”(见图７－图１１).

图７　正统五年御制大藏经序(一)

图８　正统五年御制大藏经序(二)

图９　唐太宗«三藏圣教序»

图１０　 唐高宗«三藏圣教记»

图１１　天函卷末音释

　　另外,馆藏正统五年版«永乐北藏»之第 １５５
“莫”字函出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其装帧外观、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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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纸质地、字体风格及版式都与正统五年版基本一

致,唯有卷前“御制发愿词”部分,虽内容亦同,但缺

少了最后一行“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从印

叶上仔细辨认,在落款时间原有位置上并未见任何

挖改的痕迹,其被剜除的可能性非常小;由此可以判

定,北藏发愿词应是先前镌刻而成,留下最末一行,
直至整部经板刊刻竣工之时,才补入刻成时间.
“莫”字函缺正统五年等落款,很可能是当时误装了

原未镌补时间的版片印叶,而其余各方面特征皆与

正统五年版相同.这个现象正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

大型佛藏刻经镌板的过程(见图１２－图１５).

图１２　“莫”字函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

图１３　“莫”字函卷末韦陀像

图１４　“莫”字函卷内内容

图１５　“莫”字函各册外观

２　万历四年皇太后印造

馆藏«永乐北藏»中有７函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印
补,分别为:第２３０“竭”字函、第２３８“履”字函、第２４２
“温”字函、第２６２“若”字函、第３９７“邙”字函、第５５８
“何”字函、第５６０“约”字函.在此７函末册“韦驮护

法像”前,增加了两张印叶:第一个印叶为大字刻印:
“大明万历四年七月吉旦慈圣皇太后印造”,其上钤

大方朱印“慈圣宣文皇太后宝”;第二个印叶为盘龙

环绕碑,上额镌“御制”二字,碑内镌:“皇图巩固 帝

道遐昌/佛日增辉 法轮常转”.同时此７函首册卷

端右上角均钤有“慈圣宣文皇太后宝”印玺(见图１６
－图１７).

图１６　“邙”字函卷末牌记

　

图１７　“若”字函卷首钤印

据此推知,此部北藏由朝廷颁赐后至万历初年,
因已有残缺,特向朝廷请印,并得到皇太后的支持,
故有“慈圣皇太后印造”牌记.“慈圣皇太后”即明神

宗朱翊钧生母李太后,她信奉佛教,«明史􀅰卷一百

十四􀅰列传第二»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
动费钜万􀆺􀆺”[４].以太后尊号为线索:万历元年

(１５７３年)其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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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加 尊 号 曰 “慈 圣 宣 文 皇 太 后”;万 历 十 年

(１５８２),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３].因牌

记所镌太后尊号与钤印尊号不同,便可推知此７函

请印开造在万历四年,印毕颁行应已在万历六至十

年之间①.
所谓“印造”,是以宫廷藏版重新刷印,还是另镌

新版印行? 从７函的版印上看,经藏正文字体清朗,
与正统五年版风格统一.卷前发愿词内容与正统五

年版相同,亦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款

时间;而其中部分印叶“清”字缺末笔,另有部分印叶

则墨印较黑.佛祖讲经图亦可分出两个版刻,一为

与正统五年“天”字函相近,而墨印较深;一为墨印清

朗,而图像线条有所变化,如佛祖双目从微敛变为睁

开,眉线由短而变长.另此７函卷末韦陀像与“天”
字函对比,人物轮廓层次亦有所不同.这些现象进

一步说明了一个问题:此大型佛藏因每函都配有讲

经图、发愿词与韦陀像,这三个部分的版片刷印量最

大,最易磨损,因此它们应当镌刻有多个版片以备使

用,就出现了这部分内容版刻上细微的不同.而墨

印较深者,亦显示出是以旧版刷印所致.此７函的

版印现象,也进一步印证了北藏为官赐藏经,民间受

赐后,数年后若经卷残缺,需向朝廷请印,由朝廷印

补颁行(见图１８－图２１).

图１８　“若”字函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

图１９　“若”字函卷末韦陀像

图２０　“邙”字函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

图２１　“邙”字函卷末韦陀像

此外,此七函在装帧上略有不同:各册以黄绸为

封,绸上镶暗纹金色小团花,封上配蓝绸细条书签;
外装函套则与正统五年版大致相同,由镶嵌大葵花

纹的蓝色或黄色绸布所制(见图２２－图２４).

图２２　“约”字函经折外观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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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后妃二»载:“即位,上尊

号曰慈圣皇太后.􀆺􀆺六年,􀆺􀆺三月加尊号曰宣文.十年加明肃.
十二年同仁圣太后谒山陵.二十九年加贞寿端献.三十四年加恭

熹.四十二年二月崩,上尊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
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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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履”字函函套外观

　

图２４　“若”字函函套外观

３　万历二十六年印造施行

除皇太后印造７函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

北藏»中,另有２函为万历中期印补:即第２１１“善”
字函、第２１２“庆”字函.此２函卷末韦陀像前增刻

一立碑牌記,其上镌:“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

旨印造施行”,“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
综而观之,此２函卷前发愿词及佛祖讲经图、卷

末韦陀像系据正统五年版重刻,镌刻水平较原版已

逊色较多.发愿词內容与原版相同,而略去了“大明

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其笔力刀法缺少原刻的劲

挺俊秀,风骨不足.讲经图与原作相比,仿刻原画勾

勒了框架,而发髻、眉目、衣纹等细节的修饰,都欠缺

细致的描摹,线条较粗糙,缺少层次.再从卷末韦陀

护法像看,其线条亦混杂不清,不如原作精细.而且

这几个部分的墨印偏黑,浑而不匀,效果不佳(见图

２５－图２７).

图２５　“善”字函佛祖讲经图

图２６　“善”字函御制发愿

　

图２７　“善”字函卷末牌记及韦陀像

从“善”字、“庆”字２函的正文内容来看,其字体

风格虽与正统五年版相近,但仔细观其细节,不如原

刻饱满有力.由此,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可以推断

此２函当系万历二十六年重新镌版印行.故其发愿

词会略去正统五年的时间,并补刻万历牌记.
此２函印纸较薄,其色偏黄.装帧上,各册上下

夹板为黄绸,其上无暗花,有别于皇太后印造诸本;
外观高度尺寸与正统版相比,略低２厘米,约为３４．
５厘米(见图２８－图３１).

图２８　“善”字函卷端

　

图２９　“庆”字函卷端

图３０　“善”字、“庆”

字二函经折外观

　

图３１　“庆”字函函套外观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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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抄配本

馆藏«永乐北藏»中,有部分函册为抄配本,其中

１７函为整函抄写配补,分别为:第 ８“荒”、第 ５８
“咸”、第 ８６“虞”、第 ８８“唐”、第 １９０“建”、第 １９２
“立”、第１９４“端”、第２１６“宝”、第２２４“君”、第２４５
“兰”、第２６３“思”、第２８０“籍”、第２８８“摄”、第５７６
“沙”字函、第５８７“郡”、第５９５“云”、第６０７“石”;３函

为函内单册配补,分别为:第１８２“行”字函第四册、
第５２０“公”字函第一册、第５６７“翦”字函第二册.单

册配补本前后保持正统五年刻本的特征,只依原版

式补抄了经文内容;１７函抄配本则因前后所附印叶

不同,及其卷末墨书题款,形成了较明显的特征.以

下详述.

４．１　清顺治间抄配的１５函

以抄配本卷前卷后所附版刻印叶为线索,此１７
函中,除了第５７６“沙”字函、第５８７“郡”字函外,其余

１５函则具有相近的特征.其一,从卷前御制发愿词

与讲经图部分来看,讲经图在前,发愿词置后.与正

统五年版相比,讲经图的人物造像、手持法器及构图

等都完全不同,如佛祖发髻、手势结印、衣纹等,显示

出明显的差异.“御制发愿词”内容改为:“六合清

宁,七政顺序,雨旸时若,万物阜丰/亿兆康和,九幽

融朗,均跻寿堿,溥种福田/上善攸臻,障碍消释,家
崇忠孝,人崇慈良/官清政平,讼简刑错,化行俗美,
泰道咸亨/凡厥有生,俱成佛果”,末镌“万历二十八

年吉日”.其二,从卷末版刻印叶来看,韦陀护法菩

萨像相较于正统五年版画,其线条勾勒简单粗陋,仅
刻画了大体轮廓,省略了很多细节的润饰.在韦陀

像前增刻了一叶“荷叶莲花龙凤玄武龛”牌子,其内

用以供墨笔题写施功德者姓名、时间等相关信息(见
图３２－图３３).

图３２　“建”字函佛祖讲经图与御制发愿词

图３３　“建”字函卷末韦陀像与莲花龛

　　这两个部分的版刻印叶,正好与馆藏另一部万

历刊本的大藏经相同.也正是在此次整理北藏的过

程中,我们发现另一部万历间刊本与此套北藏混杂

一起,此刊本外观装帧与正统五年版非常相似,但开

本较小.经分辨,挑出“天”、“黄”、“荒”、“日”、“月”
等数函.它们的卷前发愿词即是上述抄配本所附的

这一版内容,卷后亦有莲花龛和韦陀像.仅这几函

中,卷前卷后则又包含了不同年份的版刻.如“天”
字、“荒”字函卷前发愿词末镌“万历丁酉季秋重刊”
(丁酉,即万历２５年,１５９７年),“黄”字函镌“万历九

年仲春吉旦重刊”,“日”字函则无落款时间,各函讲

经图及韦陀像也各有异同①.上述北藏中的１５函

抄配本前后印叶正好与这套万历刊本中的“月”字函

一致(见图３４－图３５).

图３４　“月”字函讲经图与发愿词

据此可知,抄配本所附版刻印叶,并不是专为抄

配而制,而是利用了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刊本的

版片刷印而成.而且从其版印效果上比较,如发愿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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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套刊本尚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未编书库中,尚待后续整理.
第一函“天”所收第一部经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与正统北藏所收经

不同.仅从现已发现的几函来看,版刻情况较为复杂,有待另作调查

研究.馆藏未编书仍在整理中,很可能还会继续发现这一刊本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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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月”字函韦陀像与莲花龛

词中“宁、和、臻、平、生”各字下半部基本都缺笔模

糊,抄配诸本中字迹模糊显得更加严重;另见末尾

“万历二十八年吉日”后本有“刊”字,在抄配诸本中

则已完全磨损不见.再从讲经图与韦陀像上看,
“月”字函刊本线条清晰干净,而抄配诸本中整体墨

印较深,混而不清.综合这几个方面的状况,可以进

一步推论,抄配本所附版刻印叶,当为万历二十八年

刊本的后印本,其距万历二十八年已有相当一段时

间,版片有较大程度的磨损.
除了卷前后印叶提供了版本线索外,此１５函卷

末莲花龛内多有墨笔题款,多为墨书施功德者姓名,
及发心捐资补写藏经,祈愿吉祥如意等;也有数函龛

内空缺.这其中共有５函题写了明确的时间,可见

于:第５８“咸”字函题“大清顺治六年六月初六日

造”;第２１６“宝”字函题“顺治七年三月二十日补

完”;第２４５“兰”字函题“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补

完”;第２８０“籍”字函题“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完”;第２６３“思”字函题“顺治七年三月二十日补完”
(见图３６－３９).

图３６　“咸”字函墨书

　

图３７　“宝”字函墨书

图３８　“兰”字函墨书

　　

图３９　“籍”字函墨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题有“顺治七年”的“宝”、
“思”２函中,卷末墨书相同,仅有“宝”与“思”一字之

别.此２函都是由“信官祖永勳、祖永烈、祖永杰、祖
永熙”四人共同发心捐资补写,并在同一时间完成.
其中“祖永烈”之名见于第１９０“建”字函,其末牌子

墨书“信官祖永烈施银补写”;“祖永杰”之名还可见

于第５９５“云”字函,其末牌子墨书“信官祖永杰诚心

捐资补写藏经一函,永远流通.”这些施功德者字名

的呼应对照,进一步暗示了无落款时间的诸抄配本,
亦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抄配完成.它们在纸张、外
观装帧上,也有彼此的共通之处.如各册上下夹板

有黄色、蓝色,上绣金丝花纹,也掺杂有其他多样的

颜色和花样(见图４０－４４).
综合上述分析,除“沙”、“郡”２函外的１５函抄

配本,很可能主要集中于清顺治六、七年间(１６４９－
１６５０)抄写配补.卷前后所附万历二十八年刊本的

后印本,其时间推算恰好也能与清初相衔接.另观

其抄补正文,基本不见避清讳,故推论其不晚于

清初.

图４０　“荒”字函外观

　

图４１　“咸”字函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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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　“虞”字函外观

图４３　“建”字函外观

图４４　“兰”字函外观

４．２　“沙”“郡”二函的特殊之处

抄配本中第５７６“沙”与第５８７“郡”是较为特殊

的两函,最明显地体现在卷前卷后所附版刻印叶之

不同.这一版卷前没有御制发愿词,仅有佛祖讲经

图.而且讲经图出现全新的图样,佛祖坐于右侧莲

花高台上接受礼拜,菩萨僧众依次列于左侧,人物造

像与此前诸版均有不同.卷末虽同样有莲花龛与韦

陀像印叶,但刻板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印叶比较,有
明显的差异.如韦陀像面容较为修长,其上端环绕

着波状图纹,莲花龛顶端框内有精致的装饰图案等.

整体看来,“沙”、“郡”２函的前后印叶版刻较新,线
条清晰,细节精细(见图４５－４６).

图４５　“郡”字函卷前佛祖讲经图

图４６　“郡”字函卷末韦陀像与莲花龛

从纸张上看,此二函纸张较白,质地较厚,另１５
函抄本纸张则多偏黄偏薄.在装帧上,函内各册夹

板颜色多样,有黄、红、蓝、绿等多色,函套装帧色泽

图案亦与众不同,甚至有一种异域风格.此外,在
“郡”字函内还隐藏着一个更细微的符号,即在各卷

卷端题名下,均有朱笔题写的三个梵文小字,各处所

书均同,疑是某人之名的梵文书写(见图４７－５２).

图４７　“郡”字函各册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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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８　“郡”字函函套外观

　

图４９　“郡”字函所见

朱笔小字之一

图５０　“郡”字函所见

朱笔小字之二

　

图５１　“郡”字函所见

朱笔小字之三

图５２　“郡”字函所见朱笔小字之四

　　综合上述各项特征,可以推测“沙”、“郡”２函是

另一时期的抄配本,从用纸与版刻较新来判断,应当

晚于清顺治六、七年.只可惜莲花龛内没有墨笔题

记,难以有更具体的线索.

４．３　抄配本中更多潜在信息的解读

馆藏«永乐北藏»所含抄配本使此部北藏独具特

性,并有很多潜在信息需要解读.一是关于抄配本

版本的考证,除了上述所析的两个系统外,背后同时

暗含了一个问题,即抄配现象的出现与宫廷藏板刷

印的关系.据翁连溪先生所言:“«永乐北藏»刊成

后,藏版于宫中,供宫廷供奉,请印不易,至清康熙

年间仍有刷印的记载,后版片不知毁于何时􀆺􀆺”[６]

他还查到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有

“乾隆三年十一月”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皇上的内

容,其言王朝已经刻有了«龙藏»,而«永乐北藏»已经

使用了近３００年,刻板损坏,不堪使用,建议运到琉

璃厂去作木柴烧琉璃瓦[７].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

出现清顺治间的抄配本,则从另一侧面预示入清以

后,由于改朝换代,民间的抄写配补已经成为可能,
再加之宫廷藏板已逐渐损坏,故从清初以来请印渐

少,乃至康熙以后不见记载.
另一方面,抄配本中关于施功德者的记录也潜

藏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了解«永乐北藏»及佛教文

化传播的更多背景.其一,关于捐资补写者的信息,
可见其覆盖面较广,上至官员“刑部周天成”(第２２４
“君”字函题“信官刑部启心郎周天成施经一函”,见
图５３),下至普通百姓,都是信男信女,尤以女众居

多.如第５８“咸”字函题“施财信女祖门潘氏、祖门

史氏、祖门汤氏􀆺􀆺”等十八人共同发心书写(见图

３６);第８８“唐”字函题“信女会首刘氏法名慧福、张
门赵氏、齐门刘氏􀆺􀆺”等七人共同发心施财书写

(见图５４).另有一家人共同请经,如第２４５“兰”字
函题“徐达子、佛信心弟子郑信圆徐氏、男郑启文,洎
众善人等施财书补藏经兰字一函,功德圆满”(见图

３８);第２８０“籍”字函题“􀆺􀆺信士张守礼、室人邹

氏、长男张国彦、张氏女三姐、四姐、五姐、六姐,洎合

家善眷人等吉祥如意”(见图３９).

图５３　“君”字函墨书 图５４　“唐”字函墨书

其二,在第２８０“籍”字函墨书中还有一个信息,
其首题“京都顺天府大兴县打磨厂居住”,可见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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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写者居住地为北京,据此判断此部«永乐北藏»应
原藏京城某个寺院.由于馆藏未编书来源复杂,此
前并无记载,这一线索为调查此部«永乐北藏»来源

提供了依据,可知其为京城某寺院流出而入藏北京

大学图书馆.

５　结语

馆藏«永乐北藏»包含了正统五年原版刻本、万
历年间补印本,及入清以后抄写配补本,从中可以看

到,一部大型佛藏经典在其传承过程中,由于卷帙繁

大,经后代印补抄配,使其带上了更多历史时代的印

记.由此可以说,存世的每一部«永乐北藏»很可能

都是不同的.北京大学馆藏此部也具有独一无二的

价值———它不仅是明代大藏经的宝贵文献与明代官

版佛经的珍稀版本,而且承载着«永乐北藏»刻印传

承过程中的诸多故事,折射出相关的中国佛教历史

文化.这样一部大藏经还需要开展更多维度的研

究,如关于佛教造像版画艺术、佛经装帧艺术,以及

抄配本背后更广泛的民间佛教文化背景的探索等.
此外,在此次整理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套«永

乐北藏»的散册(见图５５－５７).这一部目前所见都

是以黄绸为封,印纸质地较薄,颜色较黄.与故宫藏

本图片比较,基本一致.然而与馆藏６０７函比较,正
统五年刻本多是以蓝绸为封,纸张较白较厚,更显质

量之上乘.由此,关于存世«永乐北藏»之间横向的

比较,以及«永乐北藏»请经制度等历史文化背景的

调查,又可展开更深更广的研究课题.

图５５　馆藏另一部北藏外观

目前,馆藏６０７函«永乐北藏»在保存原装函套

的前提下,装入新制精美的锦面六合套,移入了北京

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库(见图５８－６０).然而,馆
藏«永乐北藏»的整理工程其实尚未真正告竣.由于

馆藏未编古籍仍在整理中,未编库中还很可能会继

续发现此部书目前残缺的部分;且已编古籍中也很

可能存有此部北藏的零种,需要后续详细地进行比

较与核对.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目前所存６０７函

北藏只是现阶段的整理状况,希望将来有可喜的发

现,进一步补充完善此部经藏.北京大学藏«永乐北

藏»将为佛教经典增添极佳的善本,更为北京大学图

书馆增添了又一镇馆之宝,可谓“佛典重现,宝藏增

辉”!

图５６　馆藏另一部北藏卷前讲经图与发愿词

图５７　馆藏两部北藏对比,右为６０７函本,左为另一套残本

图５８　整理后的«永乐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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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９　整理后的«永乐北藏»函套外观

　

图６０　整理后的«永乐北藏»在书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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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永乐北藏»馆藏状况一览表

类别 函号 原函总数 馆藏函数 馆藏函号 残缺状况 版本备注

经

大乘般若部 天１至翔７２ ７２ ６４ 天１至翔６４
缺８ 函:金、生、丽、水、剑、号、

巨、阙;第３５致缺１册(致十).
第８荒、５８咸函为抄配.

大乘经宝积部 龙７３至推８９ １７ １７ 龙６５至推８１

大乘经大集部 位９０至殷１０３ １４ １４ 位８２至殷９５
第 ８６ 虞、８８ 唐 函 为

抄配.

大乘经华严部 汤１０４至率１２５ ２２ １０ 汤９６至率１０５
缺１２函:垂、拱、平、章、爱、育、

黎、首、臣、伏、戎、羌.

大乘经涅槃部 宾１２６至食１３５ １０ １０ 宾１０６至食１１５

大乘 经 五 大 部

外重译经
场１３６至罔１７７ ４２ ４２ 场１１６至罔１５７

大乘 经 五 大 部

外单译经
谈１７８至念２０６ ２９ ２９ 谈１５８至念１８６ 第１８２行函第４册抄配.

小乘经阿含部 作２０７至璧２３４ ２８ ２８ 作１８７至璧２１４ 第１９２立缺１冊(立一)

第１９０建、１９２立、１９４端

函抄 配;第 ２１１ 善、２１２
庆为万历２６年印造.

小乘经单译经 非２３５至竭２５１ １７ １６
非２１５至竭

２３０(１至５册)
缺１函:敬

第 ２１６ 宝、２２４ 君 函 抄

配;第２３０竭为万历４年

皇太后印造.

宋元 入 藏 诸 大

小乘经
竭２５１至川２７３ ２２ ２２

竭２３０
(６至１０册)

至川２５２

第２３８履、２４２温为万历

４年皇太后印造;第２４５
兰函抄配.

宋元 入 藏 诸 大

小乘经之余
流２７４至言２８５ １２ １２

流２５３至言２６４
(１至７册)

第２６２若为万历４年皇

太 后 印 造;第 ２６３ 思 函

抄配

律

大乘律 言２８５至初２９０ ５ ５

言２６４(８至

１０册)至初

２６９(１至４册)

第２６６安缺１冊(安十)

小乘律 初２９０至受３３８ ４８ ４８

初２６９(５至

１０册)至受

３１７(１至４册)

第２７９基 函 缺 ７ 冊 (基 一、二、

四、五、六、七、十)
第２８０籍、２８８摄函抄配

论

大乘论 受３３８至逸３８８ ５０ ５０

受３１７(５至

１０册)至逸

３６７(１至６册)

小乘论 逸３８８至弁４６１ ７３ ６９

逸３６７(７至

１０册)至弁

４３６

缺４函:肆、筵、设、席;第４２５帐

缺２册(帐九、十).

第３９７邙函为万历４年

皇太后印造.

宋 元 续 入 藏

诸论
转４６２至通４６６ ５ ５

转４３７至

通４４１

撰

述

西土圣贤

撰集
广４６７至漆４８５ １９ １９ 广４４２至漆４６０

此土著述 书４８６至石６３６ １５１ １４７ 壁４６１至石６０７

缺４函:书、匡、岱、田;第５０３磻

缺２册(磻一、七);第５０６尹缺２
册(尹五、六);第５２４扶缺１册

(扶一).

第５５８何、５６０约函为万

历４ 年 皇 太 后 印 造;第

５２０公第１册、第５６７翦

第２册、５７６沙、５８７郡、

５９５云、６０７石函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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